
38责任编辑：李晓晨 电话：（010）65389204 2015年1月9日 星期五文学院

《《野草野草》：》：绝望之境的永恒反抗绝望之境的永恒反抗
□陈 涛

《《在西藏的月光下徜徉在西藏的月光下徜徉》》::
迷人的雪域藏香迷人的雪域藏香

□祝雪霞

《野草》是鲁迅惟一的一本散文诗集，出版于 1927
年。此书文章多是鲁迅针对不同的情由所抒发的感慨，
其展示的生命哲学皆源于个体的生命体验，正如李欧梵
评价的那样，是“个人杂感的诗意的变体”。虽然它没有
一个内在的严密系统，但是我们却可以对这些文章大体
分类从而进行关联性阅读。

鲁迅在写作《野草》时，正值翻译厨川白村的文艺论
著《苦闷的象征》，他在译序中说道：“生命力受了压抑而
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
象征主义”，这段话也恰好贴合了鲁迅当时的心境。在

《野草》中，我们会发现大量荒诞怪异、玄妙奇美的象征意
象，也正是这种讳莫如深的创作为《野草》留下了极大的
阐释空间，幽邃、神秘，布满了一种难以明晰却又时刻引
人思索的艺术魅力。

《野草》的写作正值鲁迅人生的低潮期，人生理想的
破灭, 带来惨痛的打击。1906年《新生》的流产，使他

“感到未尝的无聊”，并有“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的
悲哀和寂寞。后来，“五四”运动曾给他带来了暂时的
希望，他投身其中，并为《新青年》等报刊写稿，创作
的小说和杂文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可时间不长，“五
四”的逐渐退潮熄灭掉了他蓬勃高涨的战斗激情。如他
所说的“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
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站阵中的伙伴
还是会这么变化，而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
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同时，来自家庭内部的纷争，导
致兄弟阋于墙，还有在女师大事件中被卷入学生政治运
动中，与各学者展开的口舌论争等等，都让他身心疲
惫。于是在 《野草》 中，鲁迅艰难地体味着苦涩的孤
独，与周围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审视的距离，在孤独中守
望、自省自己的境遇。燃烧自己的死火，做娼妓的母
亲，无物之阵中的战士，它们是他反观、解剖中的自
己，它们两难的生存处境是他苦恼的体现。

1926年12月16日，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我先前
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道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
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
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
了。”这段沉痛的内心剖述，像极了《颓败线的颤动》中抒
写的那种巨大的痛楚与失落。文中一份无私的爱换来的
是痛彻心扉的背叛。关于这份爱在背叛中的境遇让鲁迅
思索了许多。

鲁迅用老妇人的悲剧来寓意一个战士的悲剧，老妇
人内心有如此复杂的情感而无法表达的时候，她的愤怒
和痛苦让她的颓败而松弛的身躯全面地颤动了。这是内
在的情感难以抑制而产生的外在身躯的不由自主。这身
躯的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
中也即刻一同震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如此

强烈的身躯的颤动必需极大的心力作用。作者用外在身
躯的变化来写内在思想和灵魂的纠结困厄，真是形象深
刻，震颤人心。

同样，我们可以联想到，与兄弟决裂的鲁迅，想必内
心也是这般的凄楚，老妇人被遗弃后的痛苦感正与鲁迅
被抛弃后内心世界无法忍受的失落感和徒劳感相契合。
但鲁迅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恨而不愿，爱而不
能，弃而不舍。这种情感颇似老妇人无词的言语和由无
词的言语而发出的洪流。

对亲人，对青年人，鲁迅是宽容的，他做不到决绝的
“复仇”，于是他只有默默品尝着伤痛与孤独。同时，他也
是决绝的。《复仇》与《复仇（其二）》等篇章中抒写的复仇，
那些对看客的讽刺，对旧制度与黑暗的扎刺，鲁迅从不心
慈手软。他清醒地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启蒙战士，在历史
进程中不过是瞬间一影，天堂、地狱、黄金世界，都是他所
不愿意去的，他的命运不是被黑暗吞并，便是在光明中消
失。动乱中需要战士，但被利用后，人们便会对这些曾经
奉献血泪的人孤立、歧视。鲁迅明知自己是一个悲剧的
战士，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自己这种悲剧的历史处境，
即使成为一个像“枣树”一样的孤独战士，以一无所有的
铁杆似的枝干，直刺着奇怪的、黑暗的、高而远的夜空，也
从不停止对绝望的反抗。

“绝望”之于人生既是一个物质性命题又是一个哲学
性命题，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在反对或反抗着绝
望，从微观上说它是个人的，多与前途有关，从宏观上说，
它可以是一个民族的，甚至是整个人类的。马丁·路德·
金曾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讲道，“从绝望中
寻找失望”。绝望是大山，希望是石头，但是只要你能砍
下一块希望的石头，你就有了希望。这句话在当下的中
国，变成了“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带上了
浓重的目标感，具有了强烈的励志性。大山之于人，是一
个外在的物体，是人之前的阻挡，而鲁迅面对的却是“黑
暗”，黑暗对人的笼罩性的压迫与压抑是比大山更难挣脱
的，它无处不在，无从反击。而且鲁迅所面临的悖论式处
境，又让他不得不进行一种永恒的反抗。鲁迅曾在给他
的一位学生的信中谈到《过客》这篇作品时说：“《过客》的
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
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
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

对于兄弟之情，他不能决绝地复仇，而对于社会、制
度、政府，他从未停止抨击的脚步。“我只得走。回到那里
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
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
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这是强烈的痛苦激发后
的执著，而那个冥冥之中呼唤他前进，便是他自我意志的
呼唤，即便是“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他

依然不放弃自己的选择，坟不会使他惧怕，野蔷薇不会使
他驻足，在这艰苦的求索中，他也曾彷徨过，失落过，但始
终在斗争着。《过客》一文，在鲁迅心中酝酿达10年之久，
剧中肯定包含了他的个人生活的痛苦经验。“过客”正是
鲁迅自身的写照，无论多痛苦，他都会战斗到底，误解、误
会又算得了什么？

鲁迅笔下的战士，矛盾痛苦、落魄孤独，却义无反顾，
不失兀傲倔强。他不知道未来会通向何方，更不知道前
方是否还有路，但强烈的自我意志要求着他，在没有路的
情况下依旧走下去。《过客》中的过客是一个虚无的存在，
他没有来源，他从虚无中来，终归于虚无中去。他所能做
的惟有向前走，也许生活就是一个走的过程，一直走下
去，好完成那走向死亡的行程。因此，“走”也就成为在

“无意义”威胁下的惟一有意义的行动了。在老人看来过
客的走是无意义的，前面是“坟”，而“坟”的后面是无所知
道的存在，可能过客还没有来得及走过去就会倒下，在老
人看来过客应该回去。在小女孩看来，过客也许应该继
续走，因为前面是有着许多野百合、野蔷薇的地方。但
对于小女孩来说，过客终究是一个怪异的存在，所以她
也并没有理解到过客“走”的意义所在。事实上，连过
客自己也不甚明白自己不断前行的理由，只是有一个
声音在前面呼喊他前行，对于一种虚无的声音的存在
的追求构成了过客继续走下去的理由。《过客》结尾处

“过客向野地里踉跄地闯进去”，他最终朝着死亡走下
去了，“走”是他存在的理由，是他抗争的武器，尽管是
那样无力与苍白。

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写到：“我的作品，太黑暗
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
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
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正确的，因为我终
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反抗绝望”与“绝
望的抗战”这是一个悖论的哲学存在。这个悖论的存在
也正是解读《野草》的一把钥匙。在《野草》中，面对绝望，
鲁迅有着寂寞与孤独的虚无之感，在深刻体会死与生的
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的同时，鲁迅也有着对生存困境的深
层的焦虑。反抗绝望与绝望的抗战，希望与失望，生与
死，在这种种对立存在的两极悖论中显示了鲁迅不屈的
灵魂。正如《过客》中的过客一样，在精神层面的绝望困
境中，鲁迅在“走”，在行动中寻找存在的意义，这就是《野
草》所体现的鲁迅的生命哲学。

鲁迅对环境和自我存在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始
终无法摆脱爱与恨的交织，独异而被疏离的惨痛，来自同
伴、敌人明枪暗箭的不绝鞭挞，在孤独中鲁迅选择了坚持
与守望，并以一种绝望的行动，反抗着永恒的“绝望”，孤
独是智者的宿命，在虚无中寻找希望，在行动中寻找存在
的意义更是智者必有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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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历史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在这个伤口汩汩流出的鲜血中，有很多不能忘怀的

故事。战争敌我双方的较量、战事的跌宕起伏，以及爱
情花朵的绽放，都给此类小说增添了奇妙的色彩。一些
军旅题材小说都以历史为背景，选取某个战役或某些角
度深入地挖掘整理，形成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给战
争和历史做了一次生动的补充和说明。《特务》描写的
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相互联盟，又互存芥蒂的故事。
在旧上海，书中主人公张森、张爱敏还是少男少女时，就
已被中共地下党司马朔慧眼识珠。非常时期，共产党不
重出身，广纳人才，积极吸收一批知识分子进入延安“中
社部”的情报培训班学习。才情出众、端庄秀美、出身富
贵的张爱敏误打误撞，成为其中一员。张爱敏在延安情
报培训班还未毕业，就接到前去重庆的任务，代号“眼
睛”。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与军统破译高手，也是她青
梅竹马的恋人张森以兄妹相称。张森始终沉浸在恋人
重逢的喜悦中，却不知心爱的“妹妹”真实身份。在故事
的结尾，为了国家和人民，张爱敏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
牺牲精神，最终放弃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怀揣着对爱人
的深深眷恋，毅然决然与敌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将发生
在战争中的爱情谍报故事演绎到了极致。

战争是残酷的，爱情的纠葛何尝不是心酸的。小说
《特务》分为《蓄谋颂》《诱惑颂》《密电颂》三个部分，一共
46个章节。对于发生在战争里的爱情，特别是谍报人员
之间的爱情，张艳荣以环环相扣的叙述，表达着理性的
思考。如果说张爱敏为了逃婚与张森来到大上海就读
无线电学校是这部小说的引子，那么她在老师司马朔的
刻意安排下去延安，成为中共谍报人员，以及回到重庆
与已经成为中统特务的恋人张森的相见，则是作者大胆
巧妙的安排。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很多都是无巧不成
书。而这样相聚和分离的一步步推演，既让小说合情合
理，又使小说包袱不断。

在《特务》中，我们看到了谍报工作和爱情背后的
“没有硝烟的战争”。相见时难别亦难，一些故事情节带
有残酷、凄美的意蕴，也给这部小说留下了悬念和看
点。因为工作需要，张爱敏从延安来到重庆后，出入中
统间谍机关与间谍机关人员交往，这过程中发生在张爱
敏与张森、文义、彭刚，甚至中统特务刘卫之间的恋情，
成为这部小说的另一条主线。从文义把张爱敏带到延
安，在延安接受特训，张爱敏由雍容华贵的大小姐和青
年学生，转而成为我党我军第一批谍报机关战士，再到
重庆敌占区，为我军传递重要情报，反映出一个人的成
长，也暗喻我党我军的成熟。

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
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那些爱已成往事，张艳荣以
历史为依据，很好地处理了那个历史时期信仰与爱情、理性和谍战之间的关
系，才让我们感到除了枪炮隆隆的战事，还有一块没有硝烟的战场，隐蔽战
线的战斗同样惨烈，同样有着流血牺牲，同样有真情的闪现。其中的情感交
织令人身临其境，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男女不能执手偕老让人扼腕惋惜，这
也为解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打开了多重阅读空间。

这部小说的写作有很大的难度，包括大量的文字叙述、故事的撷取和章
节的设计等等。其一，宏大的历史背景、史实，需要准确的定位和把握；其
二，涉及“特务”的专业术语和专门知识的使用要符合逻辑；其三，书中人
物和事件的挖掘、梳理更要符合当时背景、特定环境。张艳荣在尊重历史
的基础上，演绎着心中的故事，让人们觉得仿佛自己也在亲历，那些情境
就像在眼前一样。不用说，张艳荣在创作之前一定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
或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很多历史事件被她穿插其中，如上海东方图书馆
被日本飞机轰炸，张艳荣通过张爱敏在此险些被炸死反映了出来，可见作
者对战争史当中一些“细枝末节”有清晰的了解。在抗日战争中，恶贯满
盈的日本籍间谍川岛芳子确有其人，她去上海被暗杀也确有其事。还有日
军轰炸重庆，也都有史实存在。延安城南七里铺——这里有曾经培养了中
共高级间谍的“延安情报训练班”，第一批36人，以及摩尔斯密码这样的专
业术语……如果不深入研究那段历史，不深入研究中国的谍战史，恐怕难以
写就这部长篇。

一部好的小说不仅能够穿越历史，也能以现实主义的目光重新塑造历
史。如何将一段历史在小说中完美地架构？张艳荣以那个年代作为小说背
景，将自己捕捉到的故事，交给宏阔的悠悠岁月，历史场景宏大而不乱。这
对于张艳荣来说，一方面展示出其高远的视野，另一方面有一种穿透性的笔
力在其中。特务的职业是神秘的，作为普通人有时很难理解，对此张艳荣也
写出了职业的要求：“谎言，也是一门艺术，在特工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特
工的成功之路由无数个谎言堆砌而成。”张艳荣就像一位战争的亲历者，对
历史梳理和剥离得非常精准。比如，军统特务锦江之死揭示了国民党内部
特务机关相互倾轧。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出场等等，将曾经的历史
做了简要的回顾。

历史不会忘记。对于一个人、一个事件的功过是非或迟或早都会有一
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特务》中所描述的事情在现代年轻人看来很多是难以
理解的，小说张扬的主旋律、体现的正能量显而易见。今天，我们站在历史
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重新认识那些曾经从事特务活动的人，为了国家和政
党的利益，不惜爱情、青春与生命的代价，又是崇高的。

与张艳荣其他小说相比，《特务》增加了一些“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
素在一些章节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时，通过小说人
物朗诵诗歌的形式展现，有时，通过特定场景演唱戏剧渗透。应该说，张艳
荣很好地把握了这些诗歌、戏曲和历史故事的使用。从第一部《蓄谋颂》第
四章《寂寞的园子》开始，张艳荣引用了《孙子兵法》谋攻篇，借用主人公张爱
敏读《简爱》第二十三章，包括“把其中一句话画上波浪纹”，既有文化的品
位，也增加了可读性和文化的认同。作品中先后几次提及《孙子兵法》和《简
爱》。第一部《蓄谋颂》第十二章《向着红色圣地》中，以张爱敏给文义读雪莱
诗歌《致云雀》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主人公的理想与追求。“向上，再向高处飞
翔/从地面你一跃而上/像一片烈火的青云/掠过蔚蓝的天心/永远歌唱着飞
翔，飞翔着歌唱”。

谍战小说在文字叙述上，有诸如严肃、规范、随意性不强等方面的原则
性。张艳荣这部小说已经克服了这种缺憾。当然，这些还有待于读者今后
的验证与评说。在第一部《蓄谋颂》第十三章《硷畔上》中，张艳荣把延安抗
大学员喜好拉歌的情境再现了出来。这里“信天游”的引用，读来亲切生动，
让人身临其境。还有第十五章《旧情难忘》中军统特务锦江在重庆“国泰大
戏院”听戏，张森在剧院点越剧名段“十八相送”，将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不
抗战和一些人纸醉金迷的生活片段渲染了出来。在第十九章《崖顶的琴声》
中，仿佛就是一次文艺的展示，文义用小提琴拉外国名曲《诗人之恋》，张爱
敏轻声唱着海涅的诗歌：“从我的泪水中迸出/许多美丽的花朵/我的叹息逐
渐变成/夜莺的合唱//而如果你爱我，亲爱的/我将送给你全部的花朵/在你
的窗前将听到/夜莺甜美的歌唱”。这首诗在这一章节中张艳荣反复引用了
两次，在第二部《诱惑颂》第五章《睫毛上的泪珠》中，再次引用，并朗诵《致云
雀》和《诗人之恋》，足以见得她对诗歌的喜爱。此外，张艳荣还数次提到

《简爱》。其实，张艳荣将文化的元素带入小说，也有一些“伏笔”在里
面，那就是根据“十八相送”破获了日本安插在重庆国民党炮兵阵地的宋
飞的密码。还有，墙上《苏珊娜的沐浴》油画……正是源于这种历史语境
和文化的彰显，我们才得以站在今日现实的高度重新反思历史，在历史与现
实的双重交响中，放弃简单的回忆姿态，从容描绘并且读解一场战争带来的
历史变迁。

作为一种跨时空、跨文化的媒介形态，小说的思想深度与视野广度决定
了作品的高度。虽然题材本身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但《特务》还是拒绝了
传奇的诱惑，小说采用纵向历史与横向主题的搭建，通过历史的融入，再现
我党我军谍报的发展历程。在张艳荣的视野里，特务生涯绝非单线条的
职业复现，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元素的综合考量。张艳荣在历
史、社会、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观照下，揭示了那一时期中国革命的艰辛
历程，为读者解读那段历史提供了一条通道。与此同时，张艳荣也是在
用自己的笔追溯一段真实的过去，并且用文学的方式将其还给历史。应
该说，长篇小说《特务》也是军旅作家张艳荣深入军旅生活、深研历史的成
果，这是运用科学唯物史观写就的一部作品，它像一缕灿烂的阳光把我们
的心头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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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未闭上凝视的眼睛。当又一个甲午
逝去的时候，我们的思绪被一部名为《甲午》的
长诗带回了120多年前那场异常悲壮的战争。

长诗《甲午》是“80 后”战士诗人胡松夏的
第7部作品，也是一部以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
午战争为创作背景的长篇诗歌，作品通过对鸦
片战争、黄河海战、旅顺大屠杀、马关条约等一
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艺术描写，真实再现了甲午
战争的惨烈和失败的悲痛，而诗人对战争进展
及结局影响等进行的客观剖析，则反映出一名
青年军旅诗人对历史和文学的敬畏之心，表现
出的爱国激情、担当精神和忧患意识，更是令
人敬佩。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在 18 世纪中后期开展
的洋务运动之后，这场战争的惨败使清政府30
余年的辛苦变革付之一炬，其中的原因不得不
令人深思。史学家这样定义清政府走向灭亡的
原因：政治黑暗腐朽，统治者本身腐化、无能；
闭关锁国，思想、制度、科技落后；政府软弱无
能，面对列强的入侵，只知一味委曲求全、割地
赔款；军队失控，职能倒转；财政赤字下，“永不
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
无减等等。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体制的腐败以
及当政者的无能，缺乏应有的人才和担当。当
然，我们不乏如丁汝昌、邓世昌者，但一个偌大
国家，仅凭数量有限的忠诚、忠烈和英勇，岂能
战胜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所以，诗人的笔下
就有了这样的句子：“秋风萧瑟/菊花将疼痛深
藏于花蕾/从此，沉默不语”。这大概是对腐朽
清王朝最有力的控诉，也是为邓世昌们而作的
最深情的挽歌吧。

马克思曾慨叹，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
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的确，一个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骨气。有了骨气，
任何艰难困苦，应该都不在话下。而骨气是来
自自信的，“瑰丽的波纹在梦中重现/直到航线
覆盖全部的水域/指南针才肯面带自信/弯身，

小心拾起东方的文明”。于是，“一个民族的崛起/需要宁折不弯
的骨头/洁白的属于英雄无畏/挺拔的归类于顶天立地”。

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新中国现役战士的胡松夏，对国家具
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身上散发着忧国忧民的军人正气。他知道应
该坚守什么，应该选择什么，他一直倾听内心的呼唤，因而他的
人生显得那么饱满，那么阳光，那么积极向上。他知道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民族精神的刀锋都要经常砥砺，一旦生锈，必会导致
危机四伏；他知道什么是“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因此，长诗《甲
午》的创作出版，在物欲纵横的当下显得格外珍贵。

长诗《甲午》在结构布局上是巧妙的、惊人的，诗人通过诗意
语言的艺术特色，巧妙地将激情、悲壮、忧患、反思有机结合在一
起，既呈现出历史的厚重，又飘逸出诗歌的灵性，实现了史学、哲
学与文学的最佳融合。没有虚矫赘文，没有无病呻吟，只有精练
的篇章。作品文采飞扬，雅俗共赏。诗人以极其敏锐的笔触，使那
段历史栩栩如生，同时也展现出了他的文学写作功力。因此，长
诗《甲午》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政治史诗，更是一部对中国梦强
军梦具有热情期盼的佳作。

实事求是地说，长诗《甲午》的部分章节中存在感慨突兀、节
奏紧张等一些瑕疵，但是以诗歌的形式描述历史向来都是一件
十分棘手的事情，如何把握并无明确的规则，这些瑕疵并没有影
响长诗的整体效果。我想，随着诗人艺术能力的提升和人生阅历
的丰富，这样的瑕疵会越来越少。

阅读《甲午》，令人心情压抑；阅读《甲午》，使人热血沸腾；阅
读《甲午》，让人信心倍增。赫尔巴特说，历史应该是人类的教师。
长诗《甲午》让我们记住了一个伤痕累累的时代，站在21世纪的
今天回望120年前的悲壮，反思落后挨打的被动，对于今后走好
脚下的每一步路都至关重要。我深深相信，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未来一定会梦圆中华。

有幸随着史映红“遥指苍穹”、“叩问群山”，在明
净的月光下领略雪域高原，“见证你亿万年沧桑/不
屑喧嚣/不合同流/不媚不弃/不卑不亢”，翼翼然想
要振翅高飞。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之上还有
冰封，似流动而凝固，在一片寂静中悄然融化，千年
雪水在潺潺中流过万重山。正是这山山水水孕育了
这部诗集，美好记忆与甜美的形象次第涌现。

诗人用最深情的笔触，献给《纳木错》崇高神圣
的敬礼：“谁将一泓古老的传说/遗失在喜马拉雅山
之巅/谁将一泓遥远的心事/存放在珠穆朗玛的臂
弯/谁用一颗冰清玉洁的心/千年万年/守望苍凉的
雪山”。这其实是一首历代守卫这片净土的具有大无
畏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情操的战士的真实写照，惟有
高原军人能够体味到“苍穹的深邃 皓月的圣洁”，
在茫茫无际的雪山上，在苍凉孤寂的月光下，他们用
无比的坚毅谱写无限的忠诚，以自身的别离换取社
会的安康。

唐古拉山“凄美的传说”，羌塘草原“见证了多
少”“记录了多少”？“虔诚的脚步”在八廓街“一走就
是数千年”；在南迦巴瓦峰前，“借我一万年守望”“借
我一万年倾听”“借我一万年回首”“借我一万年等
待”，让“观者流连忘返，闻者梦绕魂牵”；鲁朗林海

“绿连着绿，手牵着手”“成为绿的海洋/成为花的天
堂”；“深爱的拉萨河”清澈、明亮、晶莹、甘甜、美丽；
雅鲁藏布江“永远保持冲锋的姿势”，“永不回首，永
不低头，永不屈服”；“镶嵌在日光城上的明珠”“雪域
高原上的王冠”，布达拉宫是“人们心中至尊的圣
殿”；唐蕃古道“一千三百多年的厚重时光/演绎了多

少悲壮荡起回肠”；西藏的山，西藏的天，西藏的歌，
西藏的阳光，西藏的雨，全部熔铸在清淡雅致、飘逸
幽香、如梦如幻、宁静祥和的藏香中。这部诗集也在
这一首首激情四溢的歌咏中，根植在读者的心中，一
如凝成了千年的晶莹的雪，一如照耀了亿年的明亮
的月。

在月下，在雪中，苍凉的林芝巨柏，从灞桥走来
的唐柳，“一树繁华，一树干渴/一树美艳，一树苍凉”
的胡杨，“一株株，一蓬蓬，一丛丛”在挫折中拼死抗
争的骆驼刺，“以冰刀为邻，霜剑为伍”的红柳，“总如
雪山般沉稳”的牦牛，羞涩淳朴的卓玛，以“脆响的皮
鞭作笔/欢腾的羊群为墨/广袤的草场当纸”的牧羊
老人，穿云踏浪的藏族飞行员，“踏上海拔八千米的
高度/把自己融入地球之巅”的广大援藏干部等等。
诗人总能以别样的情怀抒情状物，把军旅的生涯巧
妙地与歌咏的对象融为一体，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
声，时时被“时而深情，时而优美，时而苍茫，时而婉
转，时而忧伤”的吟唱所感染、所鼓荡。

诗歌成就的高低与诗人的阅历有着天然的关
联，能有幸在那一脉净土中生活的人是幸福的，更是
幸运的，史映红就是其中的一员。更有幸的是他有着
自己独特的感受，并且能在诗意的催化下，寻觅到与
西藏的一切一脉相通的路径，从而诞生了一首首美
妙的诗歌。

诗意的栖息几乎成了诗人最高的追求与梦幻的
境界，成了可遇不可求的理想的净土，史映红在西藏
的生活可以很形象地作为诗意生存的一种典范，让
我们在节奏与韵律中感受到诗人的内心世界。


